
4 圆园24年 5月 31日
山海泉

责任编辑 徐展 助理编辑 龙逸 武子强 E-mail:fukan999@126.com

主编院信永华 0532-86057127 副主编院任波 园缘猿圆-愿远园缘苑656 编辑部院0532-86058350 美编院许太清 地址院青岛西海岸新区前湾港路 缘苑怨号 邮编院圆远远缘9园 印刷院中闻集团青岛印务有限公司

我站在礁石的顶部，望向远处一望无际的海平面，
幻想自己是这片海域的王。海浪用力拍打礁石，卷起带
着各种藻类的黑色的浪。海浪声来自四面八方，又好像
仅仅来自脚下。
天和海是不一样的蓝。天空更加澄澈，更加轻盈。海

更加深邃，更加厚重，发出一种浅淡的绿色。它们在看不
到的远处交汇，留出一条笔直的线来告诉我们———看，
海天相接。

天气不算晴朗，太阳时有时无。阴天的海边总是带

着几分神秘感。就像某次和好友出去玩，在海边栈桥看
见不远处的海上飘着黑色的物体缓缓移动。那东西细长
漆黑，我说也许是浮桥或者大坝。她说不可能，浮桥和大
坝都不会动，她猜是鲸鱼。

鲸鱼不会出现在近海岸，所以我狠狠嘲笑她。
沙滩边上有贝壳。这些贝类在失去阳光的照射后才

终于显现出是尸体的本质来，森白冰凉。我们一人捡起
一块，奋力向海里扔去。

海浪声音太大，掩盖住了贝壳落水的声音和浪花。
“那也许是蓬莱，仙岛啊。你我要长生不老了。”
阴天的海边升腾着蒙蒙雾气，海面朦胧看不清。那

黑色的东西真像是传说中的仙岛。上面枝繁叶茂，四季
如春，住着仙人和仙人的小猫小狗。仙人种着灵药，炼出

长生不老的丹药，然后分给猫狗和海里的鱼。
或许岛长在一只海龟的背上，随着海浪和洋流四处

漂浮，没人的时候就晒晒太阳，有人的时候便转身藏在
云雾里。所以从没人见过它的真容。

一声大浪打过，巨物消失在云雾中间。蓬莱不见了。
阳光从云层后短暂地跳出来，我看见远处的海湾其

实是个港口，那巨物如果不是蓬莱，那便是轮船了。
现在远处又是一阵云雾，天空阴蒙蒙，刮起潮湿的

风。
我能用肉眼清楚地看见，远处是一座山飘在半空。

两座山头，紧紧相贴，下面空无一物，飘在海上。
海浪继续汹涌地拍打着。海面忽而湛蓝忽而灰

蒙———云在一刻不停地流浪。海水涨潮了，淹没了底下
的礁石。到点了，我也该回去了。

那若隐若现的山头依然飘在那里，仿佛世间真的有蓬
莱，恰恰好好出现在一个阴天的海面上———因为这时候的
海总是带着一种神秘的未知感。就好像下一秒会有鲸鱼
从眼前跃起扑你一身水，地平线尽头会突然出现白帆和
船队，海底的珊瑚会长出海面带起几只来不及游开的小
丑鱼，再或者，会有美人鱼的歌声和利莫里亚的神殿。

本着相信科学的态度，这次我打开了手机地图。站
在礁石上最后看了眼远处的“蓬莱”，随后找到了它的真
面目———一座小岛，乘船可至。

假如有蓬莱
阴 测绘学院 赵雅璇

这世上有许
许多多的规则怪

谈，比如说不要相信医院
门诊楼下那个奇怪的女人。

咨询完激光治疗，我如释重负走出
白色的大楼。正是周末，没有近在咫尺的

死线压迫，可以翻两本闲书杀杀时间，也可乘

车去海湾公园赤了脚捡贝壳，或者干脆倒头黑甜一
觉。这时我懊恼地发现天色不好将要下雨，也是这个时

候，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女人。
她一身白色曳地长裙，剪裁、质感都很好，样子像东南

亚女子的奥黛，撑了一把白色蕾丝边的伞，娉娉
袅袅地向我走来了。通身白一向不是很好———反
正丧葬和婚嫁都不是我所向往的。但她伞下隐约
露出的半张脸上，嫣红的唇，又有格外的引力。

我一向有关于美丽的焦虑症，虚张声势地
喊着脱美役，却一刻不停地钻研着新的美妆路
数；煞费苦心打扮了个花枝招展，一见人又止不
住畏缩，疑心用力过猛。此刻我看着她，几乎被
这样不寻常的美丽摄去了魂魄，全然忘记了歆

慕或是惭愧。
“我找你好久。”她将伞放进我手中，用手比

划。我四下环顾，确认她是在朝我比手势，才继
续懵懂地辨认着她的口型。

我———找———你———好———久———
天色暗深，乌云仿佛入定了几个世纪，低低

地压迫着视野，要下雨了。我傻乎乎撑了伞，一
时竟想不起追问她的来历，眼见她的身影变成
远方的一个小点。

漂亮的蕾丝伞像一盏洋桔梗，我实在爱不
释手。然而美则美矣，无甚用处，我依旧被雨淋了个透心凉。

奇怪的女人，鸡肋的蕾丝伞，一场大雨。

我就这样认识了她。
我总好奇我与她的结识算不算一种背叛。
我是学习外语的学生。翻译课上我的老师说，语言是魔

法，翻译是背叛。其实何须翻译，仅仅交流，就已是彻头彻尾
的背叛。直译尚且不能共情，何况她是聋人（她告诉我“聋哑
人”是不妥称呼，可我又觉“听障人士”太客套），手语是我从
未探索过的魔法。

纵使困难重重，我们仍熟稔起来。我从不多嘴有关她的
无声———反正整座城市都因寂寞而失聪———就像我也有我
的隐晦。我的脊背上，大朵大朵暗蓝的胎记攀爬着，触目惊
心。胎记和失聪，我想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是被上
帝咬了一口的苹果，是从行星放逐来的罪人。

我打起精神观察你的手势和嘴型。你说自己有遥远且
古老的爱尔兰血统。是啊，你最疯狂，最胆大包天，最适合逃

离人类荒谬。那你是从异国来找我的么？你摇摇头———这个
最容易读懂。关掉灯的客厅里好像只剩下我的呼吸，可你又
抬抬下巴，示意我别再讲话用心看电影。

恼羞成怒的凯瑟琳与她的女仆争辩：“我爱他不是因为
他英俊，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什么
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闻之惴惴，因为我绝不会这样坦诚地爱人，也从不指
望有人会这样暴烈地爱我。我与她甫一相识，便觉神交久
矣：我喜欢她头发上的香波，喜欢她对口型时发出的气音，

喜欢她蹲下身子找光碟时堆在地面的长裙，喜欢她流了一
些眼泪拿着束胸问我是否介意。

可惜再投契的两个人也会有矛盾。我说起未来会去医
院去除背后大面积丑陋的胎记，心底泛起隐秘的期待，于我

而言它是自卑的源泉，我强烈地渴望有人轻轻抚
摸一下我蜷缩了二十多年的心脏。但我只感觉她
的手指在我脊背上慢慢逡巡，无声地否定我的决
定。

我悲愤交加，用力地翻身，不愿再看她。我是
很残忍的爱人我知道，背对着她，自然看不到她的
手语与口型。除却亲吻，我也有手段封缄这长夜。

这一夜我分外渴睡，睡梦里是无休止的奔
波，我大概变成了古老神话里填海的小鸟儿，啼

血哀鸣，亟待死去。我怕自己真的要弃世，因为
这梦如此真实，梦里仙山熊熊火光刺痛我双眼。
我顾不上嘶喊“烧了仙山我怎么填海去”，就这
样醒来了。病房里灯光很是冷漠，我即刻清醒过
来。

临床睡着一个熟悉的女人，正是不久前同我
激烈分歧过的她。医生说她救我出火场受了好严
重的伤，知我并无大碍才输着液昏昏沉沉睡去。
我想起生与死很模糊的地方，的确有一双手紧紧
抱着我，不许我沉沦、不许我睡去，我不知道那时

她背上正经历着怎样的灼烧。我轻轻掀起她的衣物，泪水泼
泼洒洒砸在被单上。

呵！我吸气，不禁惊叹，这烧伤的形状竟与我的胎记别
无二致！

我猛地想起大约几千几万年以前，其他人野心勃勃地
挑战奥林匹斯山之际，我说我要去传说中离天空最近的巴
别塔。她在我的身后，与我分享着同一具躯体，说：“好啊。”

人在神眼中与兽无异，而欲望是兽的胆子。天降洗礼，
于是所有执着于攀登的人类都受到惩罚———我们圆球一样
的身体被从中切割。从此艰苦地寻找着遗失分散的另一半，
心动、欢愉、折磨、望眼欲穿。有人生来带着胎记，有人生来
是听障，有人生来是同性恋，原来归于宿命。

我终于想起身后的暗蓝色是我被切开的伤痕，这一刀
太残酷，以至于我只记得痛楚，忘了寻找另一半的自己。直

到那天阴沉的午后她向我走来：
我———找———你———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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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陷在疯长的草丛里
时间荡起涟漪
关于童年的记忆是一颗野蛮的种子
狂风呼啸 暗河流转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众神默然

青草将我掩埋 星星将我覆盖
耳中是一片碧波荡漾
像极了遥远夏日里的明明之夜
百草丰茂 潮水涌动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时间掀起巨浪 滚滚冲向千里

盛夏之夜
阴 能源学院 宗雍康

俺们的星球仿制地球的模板，发展得已颇具形态。作
为其中的一匹天马，俺从不屑于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既然
新上任的老爷们要求朝那古朴的大机器里输入文字，那就
稍费精力吧。

为啥叫新老爷呢，俺也不清楚，但据说是因为一场争
辩，两拨老爷闹得动静蛮大。俺识字少，听到旁观人说的
是争辩，可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

俺以为，争辩嘛，不就动动口的事，可老爷全都换了
一遍了，看来这争辩不是俺这口臭的动物能参与的。

原本的老爷们在俺身上嵌上一片镜子，那镜子很
小，牢牢地扎进俺的皮肉。镜子长眼睛，有光就能看清
楚所有事情。老爷们的头脑很聪明，利用科学技术开发
出若干星空，星空里面充满稀奇古怪的人。兴许是文
明的高度发展让他们厌烦，他们喜欢看俺来回穿梭，
通过镜子看俺干不一样的事情。

老爷们只教给俺一些基本的认知，别的东西一

概不说，俺若是要问，皮上就会留下几道鞭印。
穿梭途中，俺遇过出世已久的怪人，他反复念

叨：“喜剧是溜进人心房的一缕阳光，而悲剧是横
屹的沟壑，所以后者留下的伤痕更加深刻。”

哼，他也配，杵得还没根棒槌直，何况老爷
们都不谈胡话，他大白天还挺灿烂，于是俺一
头撞翻他，回去后还因此收获了掌声。

用那八股文玩拼图的小孩也有，他旁边
还摆放着一幅老头子的画像，明晃晃砌起
“又土人”几个字，但俺看不懂，一蹄给他
捣了粉碎，小孩没哭，反而高兴地朝俺看
了几眼。

俺原本有翅膀，但中途遇到过一

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非要搞什么全球
航行，不幸困在海上，俺喜欢新奇，
又看他慈眉善目，就把翅膀掰断
送给他，也不知道他救济了多少
人命。

但俺折完翅膀回去后，
一部分老爷说俺性情不空，
要积善除恶。这可纳了
闷，俺平常吃得饱饱
的，肚子可不会空，
干啥子好事呢？

虽是这样

说，俺还是
听了老爷

们的训诫，按下按钮，又要启程了。
俺是突然砸进一座破庙的，由于经历了无数次掉落，

这并不是很疼。庙并不高，俺落下时，把全身拱成了一团。
嘿嘿，跟俺想的一样，那庙里原本挤在角落的一口人

立马围上前来。
这对俺来说很常见了，他们一定会将俺供养起来，当

作神灵。
一对夫妻，一对子女，都怔怔地立在原地，但那男人突

然大起胆子，伸手摸了摸俺的鬃毛，嘴里嘟嘟着：“有救了，
有救了。”俺甩给他一道鄙夷的眼神，然后不再吼叫。管他
想的什么，俺不就是救世主嘛。男人转过如泥潭一般坑坑

洼洼的脸庞，对女人说道：“前些日子大夫催得紧，咱们实
在找不到值钱的东西，这匹马可以抵上一些药物了。”

话语间，他又抬手指了指角落的男孩，俺顺着他的指
头看过去，那男孩很小，比他旁边的女孩矮了两头，不知道
的还以为是肉团。

女人劈开眼皮，呜呜几声，不顾外面洒落的泛红的大
雪，拖着一条筷子腿钻出去。俺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憨
憨地叫了一声。

没一会儿，女人便领着一个男人进庙，那就是大夫了。
大夫肥肥胖胖，身材比俺还臃肿，活像撑起的大麻袋。

两轮“青松的树干”悬在“芝麻粒上”，高凸的“房梁”下面蠕
动着一条“毛毛虫”，那就是他的脸皮了，可跟张面饼一样，
一口就能吃下，俺不由得浅笑。

这一笑顿时吸引了大夫，他顿时放下了捏在“房梁”上
的手指，将宽大的手掌拍在俺身上，笑容咧到眉毛边，说
道：“你们命薄，没想到能找到这般大富贵之物。上面的人
以为马有四条腿，人有两条腿，因此一马顶两人。况且战场
上总是骑马的，马的战斗力就与人无异，于是他们想组成
一支马军，让马来上阵杀敌呢。对了，最重要的是，识字的

大家还从为数不多的竹片上找到几个字，上面说‘马革裹
尸’，一大批学者围着讨论，终于确定了意思，这是讲马死
了以后连钱都不用给，它们自己就能处理尸体，这可是笔
不错的营生呢，你遇到我，也算长见识了，不错，不错……”
他话没说完，抬头瞅了男人一眼，男人立马接过话头：“大
夫，我们没能耐享受这匹马，全当您下盘了，只是我儿子病
了好久，又不敢去找人施针，您知道的，人人都说，针灸能
扎死人，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冒险啊！”

那大夫颇为享受地点头，手掌还不断摩擦着俺身
体，俺如往常一般直接把他顶开，他顿时跌了个窟
窿。但他很聪明，并未起来，反而就地坐了下来，

小声念道：“难办，难办，好事多磨呐！”

俺实在看不起这大夫，就从特制
的马蹄里排出几盒药品，这功

能可是老爷们注射药物
才有的，很是不

凡。那大夫看见脚底漏出东西来，先吓了一跳，后立马捂住
药品，又抬起头，眼光乱瞟。但哪能瞒住男人，男人听见动
静，同样飞扑过来，哭道：“大夫，这马是神马，它是从天上
落下来的，这药……”大夫立刻朗声说道：“你算什么东西，
这马是见了我以后吐出药的，你赶紧识相一点，兴许还能
保你儿子一命。”大夫又往男人儿子处瞟了一眼，忽然，他
眼光一跃，又亮了起来：“哎呦，那孩子旁边是你女儿吧，神
马嘛，总得有女人伺候，通灵性的神物，可挑剔着呢！”男人
强忍泪水点了点头，大夫于是满意地说道：“我看她有病，
还不小呢，这是女孩都会得的，叫女婴病，要我带回去好好
检查一下”他搂起衣服，站到男人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

着他，男人心里颤得更厉害了，似乎明白了大夫的念头，
目光不断在男孩和女孩面前换来换去，终于下定念头，接
受了这种荒诞的病症，连忙询问道：“大夫，女娃送您了，
您看……”

俺又注意到，那女人眼眶红得很，死死抱住女孩，但除
了俺没人留意。

大夫很满意男人的行径，从包里翻了翻，从褶里随意
甩出一盒药，男人立马接住，犹豫道：“大夫，您还没瞧病
呢，这药真的行吗？”大夫不耐烦回答：“邪术讲究望闻问
切，但咱不用，一药治百病，吃不死人，里面全是维……对，
叫微生物，生物，是天生的宝物，算了，说了你也不懂，就这
东西，全是从不老仙丹炼出来的，珍贵得很。”

男人听了仙丹一词，顿时放下心来。俺想，根据老爷们
的历史书，约莫是他听说平常人都没资格吃呢，多亏世道乱
了，外国人能把船开进来。并未多想，他又转身看了看女人。

但令俺也没想到的是，那女人死活不松手，咿咿呀呀
地叫着，俺明白了，她是个哑巴，可惜了。让人同情的不是
她是哑巴，而是她不是聋子，俺也不由得哀嚎起来。

男人和女人立马争执起来，男人想掰开女人紧紧勒着
女孩的手，可他饿得更瘦，就使劲锤击女人的背部，女人反
而勒得更加紧迫。俺在一旁默默看着，突然注意到那女孩脸
色发白，全身宛如裸露的衣架，明显饿得只能发出微弱呻
吟，但这怎能盖住两人铺天盖地的争吵声呢？他们还在争
夺，俺也因排药筋疲力尽，帮不上忙，女孩终于没了气息。

但两人也没意识到，依旧呼天喊地。
等女人终于乏了，男人一把夺过女孩，拖着尸体送到大

夫前，大夫睁开闭上的眼睛，望了望女孩，说道：“死了，死
了，没用了，但别扔，算我倒霉，这药给你了，尸体留着，有人
喜欢吃死的女孩的皮肉，说是处子精华还未散去，一身可全
是宝贝。”男人这才反应过来，强压住情绪，点了点头。

大夫牵着俺走了，留下那一盒药，后来又派人取走了
女孩的尸体。

俺想了一下，这等小事能写进历史书吗，俺们的历史
与地球不同，一些鸡毛蒜皮可和历史扯不上关系，可老爷
们很喜欢看这种善事，嵌在俺身上的镜子都闪烁了几下。

但很遗憾，俺突然被传了回来，看着眼前陌生的老爷
面孔，俺还是吼着取悦他们。他们中一个人只是说：“这牲

畜可是‘旧’的东西，搞权贵取乐的一套可不行，好不容易
拿到的权力可不能泡汤，而且他去的空间都是些荒淫怪
诞，情理讲不通，大众新闻可不允许，里面的舆论很复杂。”
另一人反驳道：“可以当个吉祥物，矛盾不是不可调和，加
密一下，封到元宇宙里，凑成一串代码，但可别忘了今晚买
的歌姬，大价钱买的弹奏，得好好庆祝一下。”

后来他们给俺的档案批注上“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
人”。

于是，在那以后，俺永远待在了一个黑匣子里面，形象
与言语也固定下来：“悲，喜，呸，戏弄……”

天马行空（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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